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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力桂冠，是文人自謙，亦體現了「非藝評的

書寫」9才是當下藝評的新方向。「藝評」一般被

認為是「定性」藝術品的好壞，「書寫」強調寫作者

的闡釋觀點，既解讀藝術品，同時亦解讀寫作

者自己。也許「藝術」和「（藝術）書寫」可以平行發

生bk，但在市場主導的現況下，如何持續非功利

的藝術書寫和評論才是最大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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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的邏輯：評梁嘉賢的繪畫作品

● 黎子元

樹長進我的手心，

樹汁升上我的手臂，

樹在我的前胸

朝下長，

樹枝像手臂從我身上長出。

你是樹，

你是青苔，

你是輕風下的紫羅蘭，

你是個孩子——這麼高；

這一切，世人都看作愚行。

——龐德（Ezra Pound）：《少女》（A Girl）1

認識梁嘉賢是在2010年1月舉行的伙炭開放

日。我在「耳製涼房」工作室第一次看到了她的繪

畫作品，恰好就是那幅名為《欲望種》（2009）的接

近四米的長卷。作品從右往左描繪了四個分別將

身體與樹枝（以及鳥兒）、紅豆、愛神丘比特、山

水嫁接在一起的少女形象。這讓筆者想起了美國

現代詩人龐德（Ezra Pound）的那首據說是為他早

年的戀人而寫的作品——《少女》（A Girl）。

在這首意象派詩歌代表作的前半部分，詩人

以少女的視角;述了自己的身體逐漸與樹嫁接、

融合，甚至從身體內部長出枝幹的奇妙體驗。作

品對這種奇妙體驗的描寫，似乎隱喻了戀人之間

情到濃時，彼此的身心交織、融合在一起的曖昧

狀態：少女在自我身體的狂喜、顫抖與陶醉之

中，感受到身體的每個細部，遵循«某種感覺線

索，逐步與對方纏繞、結合在一起，以至於就如

同是在自己身上長出了對方，甚至最終把自己變

成了對方。

在這首詩歌中，正是由於有«這樣一種微妙

而強韌的感覺線索充當«黏合劑，才使「少女身

體」與「樹」這兩個原本無甚關聯的意象得以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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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接合起來，並進一步讓「樹」與「戀人身體」發

生意義的交換與融通，最後再將這些具有畫面感

的意象綜合起來，通過搭設出一個虛擬的情境，

把發生在熱戀少女身體中的某種難以言說的真實

感覺直接呈現了出來。可以說，這種具有聯合功

能的感覺線索，是一種非理性的思考序列，即一

種我們將其稱為「感覺的邏輯」的獨特思維方式。

就像我們在閱讀龐德的《少女》時所體會到的，如

果說文藝作品總是通過一種虛擬的方式來把握真

實，那麼「感覺的邏輯」則可以作為支撐這種把握

方式的內在法則，讓一些在理性看來不可理喻的

思考與表述方式獲得有效性。

在梁嘉賢的繪畫作品中也有«這樣一種對於

少女身體的獨特感覺線索，使得在少女身體與其

他材質之間能夠建立起一種交相感應、彼此滲透

的微妙關係。借助這種「感覺的邏輯」，梁嘉賢找

到了將少女身體與異質的意象裝嵌在一起的結合

點：少女的身體是那樣的細膩、敏感，如凝脂般

柔軟，乳液般流轉，彷彿可以與周遭的事物交

融，可以把各種異質的有機物穿插、鑲嵌進去，

甚至讓身體成為這些植入組織的培養基質。少女

的身體充滿了未完成性與不確定性，以至於在某

種契機之下，它可以與他者結合，成為一種混合

物，乃至變成他者。因而，梁嘉賢把少女的身體

視為一種開放的、可塑的、流變的媒材，而並非

某些封閉的、固化的、死氣沉沉的物體。換句話

說，這種身體更接近於鮮活的「肉身」，而並非被

理性所框定了的「人體」。

在2009年，梁嘉賢首先完成了兩幅明確地

遵循了這種「感覺的邏輯」的作品：《小桃氣》與《小

菊氣》。作品中如同凝脂一般的少女身體被分別

植入了桃樹和菊花，特別是在身體與植物枝幹的

嵌合處顯露出來的粉紅色褶皺，細緻地將少女身

體的獨特質感表現了出來。到了上文提及的《欲望

種》，則代表«畫家對於這種內在法則已經駕輕

就熟。到了2010年，又有《可口湖》、《皇后的鏡》

等同類型作品面世：在前者當中，少女帶«幽怨

的神情，手臂、腰肢和臉龐被插滿了潔白的鵝

毛，無論是在感官還是隱喻上都構造出了令人印

象深刻的效果，而後者則借助「少女」與「白鵝」兩

個意象的疊加形成了一種修辭手法，使得少女在

與白鵝的渾然一體中獲得了白鵝的淨白與優雅。

梁嘉賢的這些看似任性而為的作品實際上將

身體的豐富可能性重新呈現了出來，拓寬«我們

對於身體的理解：在身體與外界，以及其他物件

之間，各自的領域是相互敞開、彼此滲透的，雙

方的邊界線是在不斷游移、逃逸的，因而並不存

在一種絕對的二元對立和主客分野的關係。進一

步說，這種對於身體轄域的重新開啟，是對由理

性主義哲學所建構出來的「現代身體」的「解轄域

化」2，是嘗試把身體，以及身體的知覺，從現

代社會日常生活中由功能理性支配的整套話語體

系（或者說知識／權力體系）及其對身體的規訓、

刻錄與監控之下解放出來。如果要追溯梁嘉賢繪

畫作品中這種內在法則的形成過程，我們或許可

以視她在2006年完成的《蕉潮》（共五幅一組）為一

個具有過渡性和準備性的開端。

在這幅作品虛擬的情境中，由於香蕉成了席

捲大眾生活的時尚潮流，使得人們極盡各自所

能，將身體與香蕉糅合、裝嵌在一起，甚至通過

吞食香蕉來讓身體長出香蕉，人們不惜大費周

折、異化身體，僅僅是為了顯示自己的新潮與入

時。梁嘉賢通過一種在理性看來是毫無道理的邏

輯，把香蕉這種無緣無故的物質嫁接在人物的身

體上，實則恰到好處地影射了當前消費主義社會

中人們的「戀物成癖」與「自我異化」。這?，梁嘉

賢作品中的「身體」第一次成為了一種開放的、具

有可裝嵌性的媒材，身體的可塑性及其不斷異

化、衍變的過程也在這?被呈現了出來。而作品

中的人物在時尚潮流的驅使下所主動展開的對於

身體的改裝與重塑，其實也喻示了現代人的身體

已經被捲入到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各種具有當

下性和策略性的「自我配置與生產」之中。這也就

透露了某種建基於「身體的可裝嵌邏輯」而繼續推

演到下一個步驟的邏輯線索，即作為一種媒材，

身體根據自我需要是可以自主地重新裝配的。

這條線索或許是幫助我們解讀梁嘉賢作品的

另一個關鍵的切入點。首先，從《蕉潮》開始，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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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至《小桃氣》和《小菊氣》，如果說前者中的人物

將自己的身體與香蕉裝嵌到一起是為了追趕潮

流，那麼在後兩幅作品這?，少女把桃樹和菊花

植入身體，則應該是為了裝扮與美化自己的身體

而不惜對其付諸的「種植手術」。再回到《欲望

種》，作品中的四個分別將樹枝（以及鳥兒）、紅

豆、愛神丘比特、山水嫁接到身體上的少女形

象，則更為明顯地呈現了少女在某種情境中，策

略性地將個別的異質物體吸納、捲入身體的一種

自主裝配過程。而推動這個身體裝嵌過程的，則

是身體本身的欲望，更確切地說是身體這部「欲

望機器」。這部具有生產性和結合性的欲望機器

在應對當下需求時，會相應地將不同的「零件」裝

配到自己身上，以期發揮出不同的功能來實現對

某種欲求的滿足。例如那個將身體與樹枝及鳥兒

嫁接在一起的少女，希望以樹枝遮蔽自身來迴避

滋擾，借助鳥兒的嘰喳亂叫來掩蓋外界的噪音。

而在臉上鑲嵌了紅豆的少女則借助隱語來向某人

表達相思之情。至於在身前身後種上丘比特的少

女，顯然是期許愛神能夠百發百中地替她覓得佳

偶。最後那位少女把山水與身體結合，似乎是希

望尋得一片屬於兩個人的淨土。

然而弔詭的是，少女們儘管策略性地完成了

身體配置和自我改裝，但是回到所處情境中，她

們的小算盤或許也只會是「機關算盡一場空」：鳥

兒的吵雜聲大概並不能帶來片刻的內心清淨；某

人對少女苦心經營的相思隱語報以冷淡的誤讀，

揭露了彼此之間的不可理解；愛神所持弓箭的雙

重性——黃金利箭使人熱戀，鉛做的鈍箭惹人厭

惡——從遊戲的預設規則上就已經註定愛情要使

人傷痕纍纍、身心俱疲；而渴望一片二人淨土的

少女卻由於地球環境早已受到污染而必然會美夢

落空。這?，少女們的失敗似乎是早已設定好了

的，並不會因為她們努力自我改造而發生轉機，

其原因就在於，其實少女從一開始就已經墜入了

某種圈套——墜入了作為圈套的世界當中。這種

宿命氣氛也從不少配搭在畫面一旁的「打油詩」中

表達了出來，例如《可口湖》中的文字就這樣隱

喻：「無論你是鵝還是鴨都要變成別人口中的美

食。」面對這種困境，其中一種較為清醒的做法

就是迷途知返，比如像《小菊氣》?邊少女的同伴

執意為少女拔除種在身上的菊花。這也讓筆者想

起梁嘉賢早年的一幅作品《完美的腿》（2006）。作

品中渴望擁有一雙修長美腿的短腳兔經過一番自

我折騰後最終覺悟，明白了返璞歸真，捨棄累

贅，才得快樂真我。

回顧梁嘉賢歷年的創作，對周遭事物和外在

環境的不信任，其實一直暗含在她的作品之中。

可能在她看來，這個紛繁錯雜的世界有«太多大

大小小的「圈套」，稍有偏差就會身陷其中而不可

自拔。特別是對於當代女性而言，看似可以自

由、自主地縱身投入到物質消費與時尚生活之

中，說不定其結局也只不過是使自身「物質化」，

反倒淪為被別人消費的欲望對象；而她們對於某

種自我嚮往的美麗童話的熱情編織、苦心經營，

很可能只是在不知不覺中馴服於別人灌輸到她們

腦海中的虛假理想，使她們的一切努力從開始就

註定是一種虛妄與徒勞。

這條對世界懷有莫名疑慮的內在線索，一直

延伸到2010年5月份舉辦的梁嘉賢第二次個人展

覽。無論是展覽主題《陰天的童話》——旨在說明

童話未必都是那麼光明、美好的，還是具體到展

出的作品，這種一以貫之的不信任感都得到了明

確的呈現。例如《雪姑》（2010）中的白雪公主，就

淪為七個小矮人打算分食的果凍——其中一個人

還不忘為她添上了煉奶。而這種不信任感再推進

一步，則變成了一種「陰謀論」。例如這次展覽中

惹人注意的那幅《吃不下你》（2010），以及同樣怪

誕、詭異的《國王沒穿衣》（2010）。這些混淆了人

獸身份，不知道是人披«獸的外皮，還是獸披«

人的外皮的不明身體，形成了解不開究竟誰包含

«誰、誰在裝扮誰、誰是本體的自我悖論。這種

陰謀論的架構，沒有敏銳而多愁善感的內心世

界，不對當今社會產生懷疑、焦慮，乃至時常經

歷一種看似杞人憂天，實際上說不定恰恰是一針

見血的反省，或許是很難想像出來的。

面對一個令人無法釋懷的、充斥«圈套和陰

謀的世界，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呢？梁嘉賢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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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寶山

作品中的少女們以她們一貫的神情和姿態給出了

其中一種回應，那就是「將慵懶進行到底」——只

要我不暴露，不被你識破，圈套也好，陰謀也

好，都拿我沒辦法了吧？這樣一來，慵懶就成了

一種回絕、擾亂外界對「自我」所做的規訓與監控

的反制方式，快速運轉的外部世界在這?被迫減

速乃至停滯下來，各種功能理性的邏輯頓時失去

了效用。因此可以說，慵懶，是一種「愚者哲

學」，它以遲鈍和愚笨，對抗一切企圖加諸在它

身上的「聰明的強力」。而經由這種愚者哲學與日

常大眾文化及其意識形態的聯絡，梁嘉賢的繪畫

作品也得以將根莖伸入到香港社會與文化的某些

特性當中。

談到梁嘉賢作品中的愚者哲學，讓筆者回

想起龐德的詩句：「這一切，世人都看作愚行。」

秉持愚者哲學的人，究竟是真的愚者還是假的

愚者？

如果說將愛情開啟的另一種「真實」——例如

熱戀可以讓少女與樹結合——視為愚行的人恰恰

是龐德所嘲諷的愚人，那麼，梁嘉賢的這些似是

而非、令人捉摸不透的繪畫作品究竟又是一種怎

樣的情形呢？或許，如果有的人打算將她的作品

僅僅視為空泛的連環畫，又或者一種對於少女身

體所作的肆意妄為的拼貼，這時候可要當心了，

千萬別反被「愚人」所愚弄了才好。

註釋
1 趙毅衡編譯：《美國現代詩選》，上卷（北

京：外國文學出版社，1985），頁41-42。

2 為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élix

Guattari）使用的概念。參見汪民安主編：《文化

研究關鍵詞》（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頁147-49對這一詞條所作的解釋。

黎子元　香港中文大學視覺文化研究文學碩士

我是虛名，這把劍也是虛名，一切都是人心的作用。（《臥虎藏龍》1）

The only journey is the one within. （Rainer M. Rilke2）

一　前言

還是要重回到大歷史來開始。

處身於「回歸」大局?，香港藝壇表面欣欣向

榮。然「回歸」到底是隱身抑或顯現？「受惠」於國

族身份與中國當代藝術市場崛起，2001年香港首

度以「中國香港」身份參與威尼斯雙年展，此後並

成為慣例。與此同時，雙年展工業全速擴散，開

展了香港與更多全球城市以及上海、廣州錯綜複

雜的「內交」關係。1990年代曾曇花一現的藝術博

覽2008年由新人事捲土重來，乘零關稅與龐大的

拍賣市場之便，成為每年5月藝壇盛事。而沿香

港政經中心中環開展的荷里活道畫廊群聚方興

未艾，在中國當代藝術之外，更是五花八門。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引起一般市民對藝術的憧憬

與期盼。1990年代的「限期重拾」（last minutes

recollection）與泛政治化，預言香港將「被消失」。

「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已隨九七大限失去話


